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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十餘天的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轉眼間即已謝幕，共餉學術盛宴之後，學員

們也踏上了歸途。就我個人而言，從中所得可以說是受益終生的。 

 

跟大多數學員一樣，在最開始收到“魔鬼訓練營”的日程安排和預習資料時，

我也為當初的選擇感到猶豫和後悔。因為學員大多為在校博士生，面對沉重的學業

壓力，在這種費時較長的研習營面前稍顯“心有餘而力不足”。最後仍然決定參加，

一是出於為畢業論文的寫作尋找靈感，二是向歷史人類學者學習田野考察的方法，

其他無非是結識海外學友進行交流之類。經過研習營的洗禮，收穫遠遠超過了最初

的訴求。 

 

首先，本次研習營的主旨是“關中—外緣”，意在實地考察過程中探究歷史演

變所遺留的人文印跡，而“中心”與“邊緣”的思想始終貫穿其中。研習營伊始寄

希望藉著走進歷史現場，經由學者演講、田野考察和文獻研讀，對關中與外緣地域

的歷史文化有切身和更深刻的體認。毋庸置疑，這種“走出書齋”的學習方式所取

得的收穫是直截了當的。就我個人專業——歷史地理學而言，雖在學習過程中一直

強調空間環境對歷史發展的影響，這種將“學與行”完美結合的實踐卻屬首次。歷

史地理學對“中心”與“邊緣”的問題也有著自己的專業判斷，如魯西奇所提出

的“邊緣的核心”、郭聲波近年所提倡的“圈層結構”理論等等。通過本次研習營，

王明坷、王德威及葛兆光等諸位先生對這一問題發表了各自的見解，使我對這一問

題形成了更加深入的認識。同時，作為聯繫“核心”與“邊緣”的媒介，交通道路

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結合地形圖，我們會對道路與自然環境的關係

形成更加直觀的感受。這些道路大多傍河而行，隨著技術的進步，不斷突破自然的

阻隔，延伸到更加荒僻的地區。道路的修建，將“核心區”與“邊緣區”聯繫地更

加緊密，同時促進了文化、宗教、經濟等各方面的交流，須彌山石窟的修建便是做

好的實證。 

 

其次，兩岸學者面對面的交流，使自己意識到自身知識體系不足的同時，也讓

我對兩岸學者的研究差異有了切身的體會。一方面，受學科體系劃分的影響，大陸

的學科越分越細，每個學科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這種研究方法

固然有利於學科向縱深方向發展，卻使學者的學科整體觀嚴重缺乏，近些年史學界

所反映出的“碎片化”現象已經越來越嚴重。海外學者在相關方面做了比較好的



示範，他們早已意識到學科劃分帶來的束縛，強調學科整合的作用，因此大多要求

學生同時進行幾門課程的學習。此外，海外學生接受過較強的理論訓練，他們在面

對不同話語體系下的討論時顯得游刃有餘。另一方面，大陸學者受生活環境耳濡目

染的影響，對當地的自然和社會環境有著更加深刻的認識。所以當歷史與空間交匯

時，能對歷史問題作出相關的判斷，但這種習以為常也常常限制了他們的問題意識。

而這次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的舉辦，正好為兩岸學者提供了“取人之長，補己之短”

的機會，有利於雙方學術共同的提升。 

 

此外，通過這次研習營結識了許多學術摯友，這些對學術充滿激情的年輕人茶

餘飯後的討論更能激發思想的火花。特別是通過與李仁淵老師的交流后，對之前遺

留的很多問題有了新的認識。如對東南地區的宗族組織強於華北的問題，李老師建

議從宗族內部出發，通過分家契等載體對其進行探析，使我耳目一新。在帶領四組

學員的整個研習營過程中，與每個組員建立起深厚的友情，使我明白原來歷史學的

科研也可以如此豐富多彩。 

 

最後，衷心感謝為本次研習營做出支持和貢獻的機構和後勤人員，我想如果沒

有他們的無私付出，這次活動也無法如此成功。希望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能夠長久

舉辦，讓更多的兩岸學子受益。我希望，短暫的分離只是兩岸學子學術之路的開始，

在某個節點，我們仍會再見。 

  


